
【人物档案】

叶聪，1979 年 11 月出生于湖北黄陂，1997 年考入哈尔滨
工程大学船舶工程专业，2001 年入职中船重工七〇二研究所。

2003 年担任“蛟龙号”总布置主任设计师。 2007 年，他成为“蛟
龙号”的首席潜航员。 2012 年 6 月 24 日，他驾驶的“蛟龙号”首
次潜到了 7020 米。

2009 年，他担任了 4500 米级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的
副总设计师。历经 8 年艰苦攻关，研制终获成功。他任总设计师
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将于 2020 年建成。 2018 年，他被任命
为七〇二所副所长；年底，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

光荣称号。

大洋浩瀚， 它的最深处究竟有多深？

1960 年 ， 美国潜水器 “迪利雅斯特 ” 曾在马里亚
纳海沟下潜到 10916 米 。 10916 米的深度 ， 可以 “放
下” 一座海拔 8844 米的珠穆朗玛峰， 但它是否一定就
是全球大洋的最深处？ 学界尚无定论。

“自古以来， 资源的禀赋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实

力和未来。”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叶聪说， “海洋
深处有数不尽的秘密和宝藏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我们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的目标， 是能实现万
米载人深潜。 目前， 它的全部设计工作都已完成， 我们
团队正忙着和参与项目的各地有关单位沟通， 督促、 检
查设备和部件的加工生产， 以确保质量和进度能满足项

目的总体要求。” 他说。

叶聪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沉稳而又平实。 无论说到他和
团队遭遇的坎坷， 还是赢得的成功， 他始终语气平缓， 就
如他一贯的风格， 似乎他设计的不是堪称 “大国重器” 的
载人潜水器。 这要是平常人， 哪怕是想一想要去遨游海洋
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 就该多激动和神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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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做一个“大西洋海底来的人”

叶聪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父

母了。 2016 年，他父亲住院需要做心

脏手术，他只在医院陪护一周。父亲一

出院，他就参加“蛟龙号”在太平洋的

试验性应用航次去了。

而他团队中的另两位年轻设计师

刘帅和姜旭胤则认为 “叶总师是孝

子”。 就是那次叶聪父亲住院时，正好

有项目材料必须尽快报科技部， 结果

他俩好几次半夜一点钟赶到医院，和

陪夜的叶聪就在医院走廊的灯下修改

文件，他俩回到所里都凌晨 3 点了。

“你在海试时没有害怕过吗？ ”记

者问他。

“有一次 5000 米深潜上浮时，因

为风浪太大，‘向 9’ 两个小时都没有

找到我们。而我们的舷窗都是向下的，

既不见天、又不见船。 和母船失联后，

在茫茫大海中真觉得自我的渺小和无

助，体会到什么叫‘沧海一粟’。 ”

在取得一项项成功 、 成为被公

众关注的 “高光行业 ”后 ，叶聪又在

想什么 ？

“说真心话，我觉得今天的环境与

我们当初太不同了。当初，我们就是为

了造‘蛟龙号’而拼命努力，满脑子整

天想的就是怎么解决难题， 怎么才能

不失败，因为困难确实太多了，谁也没

有想到荣誉。 而今天国家给的荣誉这

么多，我们的心还要静得下来，回到当

年的心态，这是个考验。 ”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建成后， 你们

会去哪里深潜？

“我们已经去过太平洋和印度洋，

也许不用等到‘全海深’建成，在今年

‘蛟龙号’的环球航行中，我们就会去

大西洋海底，也做一个‘大西洋海底来

的人’。 ”叶聪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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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叶

聪参加中美联

合深潜活动。

荨叶聪和心爱

的“蛟龙号”模

型在一起。

荨叶聪在 “蛟

龙号” 驾驶舱

内。

▲2012 年 6 月 24

日 , 叶聪胜利完 成

7000 米深潜后出舱。

（均受访者供图）

荨 叶 聪 寄 语 ：

“建设海洋强国 探

索深渊奥秘”

记者手记

叶聪： 把深潜进行到大洋之底
本报记者 郑蔚

虽没见过潜水器，

还是画出“蛟龙号”草图

人都说叶聪运气特别好。 2001 年

从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专业毕

业， 就进了他向往的中船重工七〇二

研究所；仅仅两年后，又当上了“蛟龙

号”总布置主任设计师。

这一切， 其实既缘于他赶上了我

国载人潜水器快速发展的好时代，也

缘于叶聪从小就是个军迷， 能亲手造

潜艇、 造军舰是他少年时代就萌发的

夙愿。

叶聪老家武汉黄陂， 黄陂北面紧

靠大别山的余脉， 历史上也出过不少

名人， 有着国人家喻户晓的 “木兰故

里”。黄陂人崇尚技艺，民间多“九佬十

八匠”，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石匠木

匠雕匠鼓匠漆匠皮匠等等让人数不过

来，笃信的就是本分老实、凭真本事立

足四方。

叶聪能保持这么一份爱好， 还得

益于他开明的父亲。 父亲叶大群喜欢

读《文汇读书周报》，对儿子的志向十

分尊重，也从不干涉儿子的课外阅读，

这让现代化的舰艇， 为叶聪打开了无

限想象的天地。但父亲给他钱订《舰船

知识》《兵器知识》，他偏不肯订，因为

嫌订阅的杂志总是姗姗来迟， 情愿自

己每月到报亭去买，以先睹为快。后来

他发现， 文清路报刊批发市场出刊比

报亭还早， 所以索性赶到报刊批发市

场去买还带着油墨香的杂志， 完全迫

不及待。

1997 年高考 ， 他没有报本省名

校，而是选择了前身是“哈军工”的哈

尔滨工程大学。 对儿子远走高飞的抉

择，开明的父母亲没有反对。

大学毕业， 他看上了远在无锡的

七〇二所。 第二年，“7000 米载人潜水

器”项目启动，已退休了 6 年的我国深

潜技术的开拓者徐芑南， 被吴有生院

士请回来担任总设计师。 所领导号召

说，“新课题、新任务，需要大批新人参

与”，叶聪一看徐老都回来当总设计师

了，就说：“那就跟着总师干吧。 ”

2003 年，职称还是助理工程师的

他当上了总布置主任设计师， 成为整

个“7000 米”项目团队 11 个分系统中

最年轻的负责人。按理说，要领衔一个

分系统， 至少要在所里吃上五六年的

“萝卜干饭”，叶聪何来这么好的运气？

“蛟龙号” 项目副总设计师胡震

说，当时进所的大学生不少，但所里项

目少、 收入低， 在无锡市属于中下水

平，一些大学生跳槽了。而叶聪心沉得

下来，喜欢钻研，处理问题有条理，让

我们觉得靠谱。

这“总布置主任设计师”，究竟是

干什么的？

“总布置设计师是船舶建造的一

个专门岗位， 就是既要负责全部船用

设备从船艏到船艉安装的空间布局，

又要管船舶全生命周期的作业时间流

程， 比较接近于 ‘造船总体师’ 的概

念。”叶聪解释道，“这个岗位对我的锻

炼很大， 因为要通过成百上千次的计

算、分析，编写报告和绘制图纸，完成

每个设计阶段潜水器最重要的设计文

件和图纸， 包括深潜的操作流程和潜

水器总图。 这让我对潜水器的每一个

部件都了如指掌， 对每一个操作环节

都能把时间精确地控制到分钟级别。”

但其实， 此时的叶聪还没有见过

真实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那时候，我们整个七〇二所只有

包括徐总师在内的两个人见过真的载

人潜水器。 所以这项目确实是个挺大

的挑战，存在着很多风险。 ”

“也因此，就有媒体说，你们好不

容易看到国外电影中偶然出现的载人

潜水器，就赶紧模仿？ ”记者求证。

这说法夸张得让叶聪笑了：“当时

确实凡是能找到的国外载人潜水器的

资料，我们都会去认真分析研究，但我

们的研发还是从整个项目的目标出发

的： 首先明确我们的载人潜水器是要

用来做什么的？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哪

些设备和部件？ 而这些设备和部件又

需要多少能源和多大空间？最后，将这

所有的需求， 归结到整个潜水器的耐

压能力、供电能力、驱动能力、信息反

馈和控制能力等等。 我们从目标出发

来层层反推，进行优化。 ”

一年后， 叶聪所在的团队拿出了

“蛟龙号”的草图，走的是“自主设计、

集成创新”的技术路线。

“蛟龙号”当初立项时，还只是个

“五年计划”， 计划 2007 年建成结项。

但当时， 国内船研所还普遍没有计算

机仿真设计、 三维建模的能力。 2003

年， 他们土法上马造了一个钢球体模

型，里面的设备用木模代替。 但中国

深海载人事业对国际水平的追赶，不

仅是一家科研团队的追赶，更是整个

深海载人潜水器产业链的追赶，谈何

容易。

首次下水就沉了底，

他却偏不急着浮起来

建造这深海蛟龙到底有多难？

最初的下潜深度曾设想为 4000

米，而立项时，国家海洋事业大发展的

需求，将下潜深度改写为 7000 米。

根据海洋的深度， 通常分层为：

0-200 米， 海洋上层；200-800 米，海

洋中层……4000-6000 米， 海洋深渊

层；6000 米深度以下，海洋超深渊层。

“为什么要将 ‘蛟龙号’ 的深度定在

7000 米？ ”记者请教叶聪。

“如果它能达到 7000 米，那它的

深潜能力就已经覆盖了全球 99.8%的

海域，全球大于 7000 米深度的海域不

过 0.2%。这 0.2%，通常称为‘深渊’。 ”

叶聪说，“今天， 这深渊对全球的科学

家来说，依然存在太多的谜团，有太多

的科研和经济价值。 ”

虽然“迪利雅斯特”深潜器早就创

下了深潜 10916 米的世界纪录， 虽然

电影《阿凡达》导演卡梅隆在 2012 年

3 月独自一人驾驶着 “深海挑战者

号”，潜到了 10898 米的海底，“但这两

种深海载人潜水器都是探险型的，而

‘蛟龙号’则是作业型的。这区别，简单

地说就是， 我们不仅是去看看海底究

竟是啥样的，还是可以在海底搞科研、

干活的！ ”叶聪强调说。

2005 年，叶聪终于亲眼见到了深

海载人潜水器。 那次参加中美联合深

潜活动，他有了两次 2000 米级别的大

洋热液区下潜的机会。 “当时，美国科

考船上的很多科学家得知我是中国

7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项目的设计师，

他们都很吃惊，认为不可思议。因为当

时美国人自己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也

不过 6000 米级别，而且我国当时最好

的业绩也就是 600 米级的载人潜水

器，一下子要跨越这么大。 ”叶聪说，

“但这次活动，对我是一个学习如何高

水平地运行管理潜水器的好机会。 ”

正是这难得的技术和经验积累，

当“蛟龙号”需要驾驭它的潜航员时，

叶聪毛遂自荐，成为首个潜航员。

“每下潜 10 米，会增加一个大气

压力 ，10 个大气压等于 1 个兆帕 ；下

潜到 7000 米时，‘蛟龙号’ 就要承受

700 个大气压、70 兆帕的压力。 那时，

‘蛟龙号’ 每平方米要承受的压力是

7000 吨。 ”叶聪说，“由此引起的高压、

密封、腐蚀、绝缘等技术难题，都必须

一一突破，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非专业人士可能不太好理解 70

兆帕压力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切割钢

板的水刀吗？水刀的压力只有 4 兆帕，

4 兆帕就可以切割开钢板， 那还只是

‘蛟龙号’潜到 400 米时承受的压力。”

叶聪说。

曾寄希望 5 年内建成的 “蛟龙

号”，直到 2007 年冬天才下水。 这“下

水”还不是下海，只是下七〇二所里的

试验水池。

第一次下水池就出现了故障，胡

震回忆说：“试验刚开始，‘蛟龙号’应

该是中性状态，也就是漂在水面上的，但

突然它沉到了池底，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尽管事前有各种应对方案，万一

沉底时叶聪应当怎么自救起浮， 但 5 分

钟、10 分钟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

很着急，因为‘蛟龙号’在水池里是没法

和地面通信联络的， 马上派了好几个潜

水员潜下去看，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

直到 20 分钟以后，‘蛟龙号’ 才浮上来。

原来，突发沉底，叶聪也很急，但他首先

不是想自己先浮上来安全了再说， 而是

想先要在水底把故障排摸清楚。 就这一

件事，让我们都觉得他遇险不慌、责任第

一、堪负重任。 ”

“整个‘蛟龙号’，深潜时最危险的是

什么？ ”记者问叶聪。

“整个球体的耐压肯定是最重要

的，”叶聪说。

“蛟龙号”是载人潜水器，但它又与

潜水艇不同。 潜艇的艇身是一体的，人

员、动力、装备都在潜艇的耐压壳体内；

而“蛟龙号”的内径 2.1 米的驾驶舱是个

独立的耐压球体，它的动力、通信等设备

也都是独立的系统， 有 100 多个水密接

插件和电缆通过耐压球体上的 9 个贯穿

件，将驾驶舱与设备彼此相连。

这 9 个贯穿件是巨人之踵， 万一泄

漏了怎么办？

“对啊， 这 9 个贯穿件是否经得起

70 兆帕的压力、不渗漏是关键之一。 ”叶

聪说。

“怎么才能知道贯穿件不泄漏呢？ ”

记者又问。

“那时，有人开玩笑说，下潜后，要一

刻不停地拿舌头去舔每个贯穿件。 因为

一旦舌头上有咸味了， 就说明海水进来

了。 ”他幽默地说。

最危险的时刻，

他把生命支持系统关了

“‘蛟龙’呼叫‘向 9’，目前潜水器工

作正常，请求下潜！ ”

叶聪在潜水器里呼叫工作母船 “向

阳红 9 号”上的现场指挥。

从 2009 年起，“蛟龙号”开始了历时

4 年的海上试验。 “这 4 年的海试经历，

让我毕生难忘。 ”叶聪说。

首次海试，“蛟龙号”还没有潜下去，

就和“向 9”失联了，无线电通信怎么也

联系不上。

原来，无线通信有个“苹果波效应”，

无线信号的发射天线位置越高， 天线底

下的信号就越差，而“蛟龙号”恰恰就在

“向 9”船边的海面信号盲区位置。

后来，试验队想出了绝招，索性将无

线通信天线正对着海面漂浮的 “蛟龙

号”，自嘲是“海上的中国移动”。

但无线信号在水中的传递效果依然

很差，无法将数字再还原为语音。他们不

得不临时采用最原始的“摩尔斯电码”救

急，以保持联络。

而如今， 他们已经用上了最先进的

声呐通信方式。不仅可以传输语音，还可

以传输图像。

深潜的感受如何？

“‘蛟龙号’ 里没法安装空调， 所

以如果我们是夏天深潜海试的话， 一关

上顶上的舱门 ， 温度就会有 38-40℃，

但通常我们还顾不上热， 因为潜水器相

对船舶来说太小了， 海浪和洋流让它剧

烈摇晃 。 海船上一般会有一个 ‘摇摆

钟’， 一根指针指示着船体的摇摆幅度，

通常 13 度就是 ‘惊慌角’， 超过 13 度

船上的人就开始难受紧张了 。 而 ‘蛟

龙号 ’ 最大的纵横倾达到过 60 多度 ，

很多人都吐了 。” 叶聪说 。

下潜后，“蛟龙号”反而平稳了。下潜

速度是 1 分钟 40-50 米，比每分钟升降

60-100 米的电梯速度要慢。海水中的阳

光从有到无，300 米以下基本漆黑一片。

深度 1000 米以下，基本看不到大型海洋

生物了。水温也随之下降，潜到 3000 米，

舱外水温大约是 8℃，而舱内是 20℃；到

水深 7000 米 ，舱外是 2℃，而舱内降到

10℃，必须穿加厚的工作服了。

“潜得越深， 是不是故障发生就越

多？ ”记者揣测道。

“恰恰相反。我们发现从 1000-3000

米，是深潜的一个门槛，大多数故障都出

现在这个区段。 而 5000 米以下，反而越

来越顺利，海底也越来越宁静，洋流也越

来越平稳，真的是深水静流。 ”

“我们之前说的防止贯穿件泄漏的

难题 ， 在潜到 1500-2000 米时就出现

了。当然不是靠舌头去舔，而是测量贯穿

件和外壳之间的阻抗变化来发现的。 奇

怪的是， 当潜水器上浮到 1500 米以上，

泄漏报警就消失了，再潜下去不到 2000

米，就又泄漏报警了。 这怎么办？ 不解决

这个问题不能再往下潜了啊。 ”叶聪说。

“边海试，边发现问题，边排除故障，

边改进设计，不解决问题不深潜。 ”这是

“蛟龙号”海试的铁律。

怎么找到故障原因呢？ 唯有回到发

生故障的深海去。胡震说，叶聪非常不容

易，反复将“蛟龙号”潜到 1500 米以下，

等故障再次发生后， 一个系统一个系统

地查找原因。 “这是非常危险的。 ”胡震

说，“因为他必须先把系统关了，停运，测

试，再启动，再测试，这些系统也包括生

命支持系统，关了风险非常大。但叶聪胆

大心细，连续查找了几天后，终于查出了

故障原因，海试才得以继续进行。 ”

还有一次险情发生在从 300 米深潜

上浮过程中， 作为潜水器动力电源的蓄

电池“砰”的一声突然爆炸了。 叶聪沉着

应对，驾驶“蛟龙号”平安返回母船。他和

有关专家一起研究分析， 事故症结终被

破解。

正是“不准带问题下潜”的海试，将

“蛟龙号”深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大都解

决在 3000 米以上，到了 5000 米以下，反

而很顺利；深潜 7000 米，下潜 3 个半小

时顺利抵达。 抛第一组压载铁，取得‘中

性浮力’，悬浮在海底之上，作业完毕后，

再抛第二组压载铁， 仍以 3 个半小时的

速度平安返回海面。

目前，全球下潜深度超过 1000 米的

载人潜水器只有 12 艘。 而能下潜超过

6000 米的潜水器，只有中、美、日、法、俄

这五国拥有。其中，能有深海悬停功能的

深潜器，唯有中国一家。 “深潜器必须能

应对外部洋流冲击和克服自身作业的影

响， 才能实现深海悬停； 而只有深海悬

停，才更有利于海底科考作业。”叶聪说，

“如果‘蛟龙号’今天在 7000 米海底放下

一把扳手，只要经纬度准确，明天肯定能

把它再找回来。 ”

2017 年 12 月 ，服役 10 年的 “蛟龙

号” 进厂整修升级。 它总共下潜了 158

次，首席潜航员叶聪驾驶了它 50 次。


